谁住进了象牙塔
要帮田松出书一事其实十分巧合，只是因为今年5月份时，我恰巧由于田松自己的不断失败，被不幸归为了需要踢出的群友中的一员。当被移出的那一刻，由于无聊，我索性想不如做点大事，在这么多观松的人群里留下点事情，也算是填补一下大学多年的空白。
与观松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我也觉得松在自媒体上是很有潜力的。毕竟当时qq和微信的观松群体已逾1500人，而且还远不像今日一样全是等着看田松笑话的。因此我想，田松出书兴许是能赚钱的，他只是还不会应用网络的力量，假如换一个人来掌舵势必能让他这艘‘贼’船行驶回正确的航道。就这样，我自愿登上了田松的贼船，只是没想到在田松的船上，你是永远不可能掌好舵的。
要登上田松的贼船实在是出奇的容易，想来是因为当时这船已行在沉没的边缘了，这迫使田松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的救命稻草。我不过才同田松讲了我能帮他出书一事，向他展示了一下我的身份，他就全然相信出书之事有了着落。然而他从没考虑过出书更重要的看的是作者和其作品本身，又或许他早已将他的作品视为圭臬，只一昧埋怨自己的出身与社会的不公，此时我的到来正是驽马不舍二十载，功成终得贵人识。而我看到的只是田松背后观松者的流量，当流量散尽的时候田松本身确实很难有价值可言。
我同田松说帮他出书之事之后，田松当即表示要拉我回群，可见不光是在观松者看来，在田松本人眼里他的读书群也是价值十足的，当然我并不理解原因何在。此外，他表示当天晚上要同我打个电话详谈。
于是，晚上8点，我接到了来自贵州的长途。
田松开口的贵普其实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乡音浓重，只是个别有些字词或发音不准或咬字略重。在简单的招呼之后，田松与我的对话便自然来到了出书一事上。当是时，还并没有《象牙塔》一说，田松希望出的其实是他的《大湾河边》或者那两部‘诗集’。我当即就否定了他的想法，用的自然无非是一些条条框框的大道理，比如出书字数不宜太多否则费用会直线上涨，比如没有作家能第一本书就靠大长篇和诗集成功的。当然实际原因，除了田松，你我都明白是他的作品写的太烂，假如吃不到流量根本不可能有人看更别提买了，而‘诗集’尤其‘诗风雅颂’更属实是玷污了《诗三百》本身。
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也问过田松为何不先试着投杂志，而是尝试极为困难的长篇小说出版。对此田松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他说，‘我当然尝试过，而且投了不止一次，但是都没有回信。’紧接着他快速补充道：“你不知道吧，现在杂志行业不好做，要想成功只有走出长篇小说这条路。”至此，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事实应该很明确了，那就是田松本身就不适合走文学的道路，然而他却像中了邪一般定要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出书对田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虽然田松不断的重复着他的答案，出书意味着赚钱，是千万级别的；出书意味着成为作协副主席，是当副部级别的大官。可是我也在思考，田松是真的相信这些吗，能够出书的人其实多了，比如我就是他相信能出书的。那么为什么我不去赚几千万，去当作协主席呢，是因为我看不上吗，当然是因为不可能，出一本垃圾的书不可能做到这些。那田松为何会看不到这些呢，我想是他内心中深刻的自卑与自负害了他，假如别人都看不起他，那作为反击他就要看不起任何人，应该在他眼里我根本是没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吧，城市里的人能站的与他等高不过是因为来自城市。
这些话题暂且按下不表，说回出书本身，虽然我知道几千万和作协主席是不可能的，但借着当时的流量，赚个几千几万，再不济保本圆了田松的执念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告诉他，既然你的故事与传说在交大流传了那么多个版本，你为什么不从官方的角度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的描述出来给大家解密，顺带消除对你的误解呢。很难说田松到底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就像我当时为了鼓励他同他说的，黑红也是红，都是人谁能比谁聪明。这些话，在田松看来，无疑是成了‘我’现在是红人，你们敢黑‘我’，‘我’就让你们进不了群，以及果然‘我’是聪明的，你们质疑‘我’的想法，就是你们认知不够。如今看来，如后面我鼓励他的话一样，他对于前面书的部分也只理解了对他有利的部分，那就是《象牙塔》成书的目的是为了洗清误解，为了造神的。
就是说《象牙塔》自成书开始，就如其名字一般，是被困在高阁之中的作品，只不过田松以为观松的是象牙塔住民，其实自己才是。因此，不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目标意义上，《象牙塔》都是一部彻头彻尾失败的作品。它完全没有实现与观松者共创的目的，亦即除了田松以外，没有人认同其价值。最开始做的征文活动，就是为了共创和拉人上船，然而田松却难以理解观松者的价值，只想通过自己贫瘠的文笔去追求遥不可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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